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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身份定位的香港戏剧 
 

——访香港戏剧导演毛俊辉 
 

本报记者   张薇  
 

  2005年，由梁家辉、苏玉华主演的全粤语香港舞台剧新《倾城之恋》在内地上演；2008年，
香港话剧团《德龄与慈禧》献礼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2010 年，国家京剧院创排《曙色紫禁城》
为京剧舞台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而在上周，由香港电影、粤剧、话剧的重量级主创班底独特组合

的《情话紫钗》又亮相首都剧场⋯⋯这些事件，无不和一个名字连在一起，那就是被誉为“香港

戏剧教父”的香港著名戏剧导演毛俊辉。这位香港戏剧“北上”的代表人物，年少随父母自上海

移居香港，大学毕业留美学习并参与戏剧表演及创作，后返港执教、创作、经营剧团，如今卸下

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职位的他，带着丰富的文化体验、创作心得，又积极投入京沪和港台之间的

文化交流。从他的身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看到，在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语境下，香港文化人

越来越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和文化参与自觉。  
  一  
  记者：刚刚在京上演的《情话紫钗》分为古、今两个部分，其母本都是《紫钗记》，为什么

选择这样一个母本？  
  毛俊辉：你知道粤剧《帝女花》吗？它的作者是上世纪香港一位著名的粤剧编剧唐涤生。唐

涤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离开了我们，他非常有才华，作品深受香港观众的喜爱，尤其是他最后
十年的创作，其中一部是《紫钗记》，就是它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这部戏他写得很美，直到今

天看来依然很有时代感。我一直在想，以前大家都爱看才子佳人的戏，但是那种能够克服一切困

难的至死不渝的爱情，在现在很多观众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对于我们今天还在做舞台创作的人来

说，这种戏在现代剧场中，是否还能找到它存在的理由，我希望可以尝试一下。  
  排这部戏之前，我做了大量的题材研究，其间，又重读了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对

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获得了和年轻时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这也是一本创作于上世纪但今

天看来仍然很 modern（摩登）的作品，弗洛姆认为爱是人性中一种很崇高的品格，能够获得这种
品格，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幸运。爱的能力是需要勇气和学习的，需要付

出，需要信念支撑。那么，在注重效益和惯于计算得失的今天，我们怎么重新寻找并相信自己爱

的品格或能力呢？这其实是一个很深远的话题。而所谓的才子佳人戏，抛开它陈旧的故事范式，

只单纯去看故事中有关爱的情操——如果说戏剧反映人生的话，那么这种爱的情操，可能就是我

们祖先、前辈在他们那个时候的理想和追求，事实上，直到今天，也还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我

想只要把这种核心的精神放在一个准确的情境里，它就能够变得很现代。所以其实我是想讲一个

现代的故事，古代部分作为一个引子，引发我们对于现代爱情价值观的探讨。  
  记者：这部作品的文本创作，您邀请了庄文强和麦兆辉合作。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很多优秀的

电影作品，像《无间道》《窃听风云》。但是电影创作和戏剧创作其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为什么

选择他们作为合作对象？除了文本本身之外，他们还带给这部作品什么？  
  毛俊辉：有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之所以邀请他们合作，是为了用他们的名气制造噱头。其实不

是这样。在决定创作这个戏之后，我一直在想，找什么样的人跟我合作这个剧本才能更有时代感？

在这期间，他们两位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毛老师，您肯来跟我做一个电影吗？”他们想请我演

《窃听风云》中的一个角色。我当时也很感兴趣说，“好啊，我很久没演戏了，让我看看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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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剧本，我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但是不适合我演，不过我正好想找你们呢！”当时我

想，对啊，我要找的不就是他们这样的人吗？  
  其实文本创作上，他们主要负责的是现代故事的部分。古代部分对于唐涤生《紫钗记》的改

编，以及整个戏剧框架的结构还是我自己做的。为什么要他们来做现代部分的文本？因为我要他

们的“语言”。这个“语言”并不是说电影的艺术语言，庄文强刚开始写的时候，还真的用了很

多电影语言，都是我不能用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要的他们的“语言”是一种现代的、不同

于我们做戏剧的思维和表达，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核的，类似于一种精神元素的东西。麦兆辉

参与的相对较少，主要是庄文强，我跟他断断续续花了一年的时间来磨合。在这一年里，我们经

常约在咖啡厅谈戏，一点点改。最后，我觉得我是从他那里拿到了我想要的“语言”。  
  记者：我想我明白您的意思，事实上《情话紫钗》的现代部分确实不同于一般反映当代都市

生活的戏剧，没有那种舞台式的文艺腔，很生活、自然，而且是香港特有的都市味。其实在我最

初看到这个主创班底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您的这种创作追求，不仅是庄、麦两位，从幕后到

台前，您用了很多非舞台的组合。  
  毛俊辉：对，不仅是文本，还有表演、音乐等各个方面。比如表演，何超仪是从来没有演过

舞台剧的，我花了很大精力训练她。而我太太胡美仪和粤剧大佬倌林锦堂则是用粤剧来演绎古代

的部分。再比如音乐，戏曲音乐我请了老前辈李章明先生，用一种开放的、modern的方式，把我
们传统的粤剧音乐重新编写。然后又找了高世章，一位年轻的音乐家，参与过很多电影的编曲，

像《如果爱》《投名状》等，他负责完成现代音乐的部分，为了和粤剧音乐相呼应，也做出了很

多尝试，效果也很不错。  
  二  
  记者：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非职业戏剧从业者的加入，一定程度可以为戏剧创作带来很

多新鲜的给养，但我们并不可能指望他们为戏剧发展带来恒久的动力。戏剧要发展，基本的保障

还是来自职业的戏剧从业者，可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职业从业者，却已经很难再像他们的父辈那

样把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留给舞台。  
  毛俊辉：这个问题我确实有很多的思考和看法，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想批评别人。仅从

我个人来讲，我一生在做戏剧专业的事情，无论是在美国留学、入行，回香港教学、创作，我非

常幸运一直没有离开过专业。我能够生存下去，也是靠一直努力去追求我的专业。我们为什么要

培养专业人才？就是因为这个艺术的发展要靠专业的人才来支撑。如果长期离开舞台、疏于训练，

那么即使是专业出身的人才也会荒废，重新站在台上，那种专业的状态肯定就没有了。  
  记者：您曾经有相当一段时期在美国创作、演出，百老汇的演员如果没有舞台演出，会大量

去演泡沫剧吗？  
  毛俊辉：当然不会。他们对舞台的忠诚度是很高的。不过这个问题要分两面来说，不是说完

全不能演，我也演过 soap opera（泡沫剧），一是为了生存需要，另外也是多一种体验。但我们都
很清楚，即使再穷，我们还是应该放那么多时间去做舞台，而且要做好，只有这样舞台才能有成

绩出来。直到现在，我也不会接受一个演员说我一边排舞台的戏，一边接其他的演出。不仅职业

的舞台演员是这样，非职业的也是这样。比如梁家辉，他绝对是大明星了，但我的态度对他是同

样的，你来，就要努力，不能以一个业余的状态加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当初新《倾城之

恋》排练期间，我亲耳听他在电话里推掉电影《父子》的 offer（邀约）。他知道，我是不会放他
在排戏期间去拍电影什么的。他如果要做这件事，就一定要拿出职业的操守来。其实无论职业的

出去，还是非职业的进来，进出的问题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一种职业的操守，对这门

艺术有没有一种行业的操守。要认准舞台，要不懈训练，不能为了任何理由放弃对它的追求，这

样才有人才出来，这门艺术也才有发展的希望。  
  记者：那么香港呢？香港话剧团也是有职业团队的，他们会有很多时间在外面拍影视剧吗？  
  毛俊辉：基本没有。对他们来说，更单纯、专注一点。但是香港也有香港的问题。就现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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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也不认为一个演员完全只能够呆在舞台上。现在演出的平台非常多元，不同的接触和体验，

对于舞台的创作是有好处的。去年我在国家京剧院排《曙色紫禁城》，就觉得那些京剧演员，他

们的视野和空间太狭窄了，当然，看到他们一身的功夫，我是非常欣赏的。但是，我也希望他们

可以在很专注地研究自己的东西的同时，有机会去看看别的东西。但是一定不要心散了，否则也

就可惜了。其实你说的这个话题，是很值得我们大家都来讨论的。有时候问题不光在演员身上，

包括编剧、导演都是这样。时代发展这么快，我们一定要多看看周围，否则就会很闭塞，但是我

们看周围的目的不是为了忙很多别的事情，而是为了更加专注于舞台。  
  三  
  记者：《情话紫钗》是您“毛俊辉戏剧计划”的第一部作品，据我所知，离开香港话剧团后，

除了“毛俊辉戏剧计划”，您还启动了“亚洲演艺研究”。  
  毛俊辉：“毛俊辉戏剧计划”形式上就和很多导演做的工作室差不多，是一个独立的制作组

织。只不过我没有很大的团队，而是按照 project（项目）的形式来做。就像《情话紫钗》这样，
选一个题材，选一组人，这次这一组人来自不同的艺术背景，所以整个艺术形式很多元化。而下

一个戏可能我会组合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些人在一起互相磨合，在共同完成一个作

品的同时，彼此交流和探讨，这就是“毛俊辉戏剧计划”的重点。希望能够对不同文化和艺术的

交流实践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也和我正在做的“亚洲演艺研究”的目的相关。这个“研究”

不是指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的一种整理。在 2009 年的时候，我通过和很多同行
进行访谈和对话，把他们关于香港戏剧现状发展和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整理出来，做成一个

research（调查）的报告，给特区政府作为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  
  记者：那么从您的调查和个人从业经历看，香港的戏剧发展现状究竟如何？最大的问题是什

么？在这个报告中您又提出了哪些建议？  
  毛俊辉：香港的戏剧从起步发展到现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需要更大的提升。而目前

的机制、制度已经跟不上我们的发展和实践。这其中的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在香港做话剧，

如果你是起步的话，那么我们现有的机制很好，政府大力支持和赞助戏剧团体的演出、创作，但

是这种资助是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钱”，而不是区别对待的。可是随着香港戏剧的繁荣，有一

部分人现在已经不是起步阶段了，他们需要发展，我们的机制还停留在应对起步的阶段，就很难

保证一些严肃、认真的精品的创作。政府的资助、支持、鼓励，对待这一部分人，需要有更大的

投入和更多的关注。香港现在戏剧演出很多，如果愿意，每天去看都没问题，而且那些场地都是

政府的场地，所以往往照顾尽可能多类型的演出，这一方面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也需要深思。

希望政府能够通过调查研究，更具体地了解现状，而不是只看数据，看表面的繁荣。如果很多戏

做出来之后，没人理会它，也没人再要求他们继续提高、进步，就会造成艺术创作的浪费。现在

很多关于建设的关注焦点还放在硬件上，而忽视了软件，这其实也是一种浪费。没有软件的建设，

硬件怎么能发挥最大的功用呢？  
  记者：关于软件建设的问题，香港话剧的状况好像比戏曲还要好一些吧？前段时间，我在香

港看了盖鸣晖的《蝶海情僧》，很不客气地说，大段无意义的调情戏，让人感觉好像演出还是一

个停留在农业时代的产物，尽管现在内地的戏曲创作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已经进入了吸收现代剧

场意识的阶段。香港现在的戏曲演出都是这样吗？有没有比较有力的作品？  
  毛俊辉：这个戏在香港也有一些评价，其实又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业余的创作。编剧不

是专业的，因为很有经济实力，所以他可以去启动这样的创作。但是这不能看做香港戏曲创作的

标尺。香港戏曲发展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保守。有一部分人也有探索的意愿，但是没有这样的条件，

不是说他们表演艺术有问题，而是他们对现代剧场不了解，不了解你怎么做出有时代感的作品

呢？坦率地说，很有力的新作品没有，多是像白雪仙、林锦堂这样的粤剧大佬倌们在维持一些传

统的演出，如果这些人再走了的话，香港的戏曲前景就很让人担忧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从离开话

剧团之后，越来越多地去关心整个行业的发展，积极地想要促进交流的原因。我觉得华文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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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北京、上海、台湾、香港⋯⋯这些地域的戏剧需要更多地互相关注，也需要研究、整理和引

导，因为它们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整体。并且随着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也会推动东西

方表演艺术形成真正认知上的文化交流。所谓真正认识上的文化交流，是不能走捷径的，通过交

流认识彼此，通过认识欣赏彼此，甚至看到彼此的不足，然后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一起再

建立一些新的东西。  
  记者：那么您觉得，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香港戏剧和戏剧人，应该或者说可以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  
  毛俊辉：我觉得作为艺术交流的首先条件，就是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扎实的认识，要清楚自

己的文化身份。认识自己的身份，才能在交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内地，在香港，在台湾，在

海外，大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身份，都有自己宝贵的东西，你要先把它发掘出来。这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现在大家往往都渴望能跳着走，直接得到一个 result（结果）。这是不现实的。这些年我的创
作和实践，最重视的都是对香港本土文化身份要多一点认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的文化

更包容、更自由、更开放，希望这种包容、自由和开放的形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灵巧的身

份，为内地的戏剧创作带来一定观念的转变，也从内地吸收更多专业的养分，增加自身的厚度和

深度。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我会为国家京剧院排《曙色紫禁城》，又为什么这些年不断把自己的创

作带来内地交流的原因。希望香港戏剧能够以这样的身份去做一些有益于整个华文戏剧和大中华

文化发展的事。香港戏剧的发展并不仅仅是说自己要高喊“成功！成功！”，而是作为一分子，他

要去推动华文戏剧和大中华文化的发展，主动发挥他自己的能量。去年 8月，我们和台湾方面成
立了“香港·台湾文化合作委员会”，我担任召集人。双方进行了探访，并计划今年 5 月在香港
举行第一轮的文化论坛，讨论今后的发展计划，改变过去个人的、零散的交流方式，为推动两地

的文化交流合作做一些有规模的规划。香港和台湾都是大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处在不

同的地域和位置，彼此有很多不同，但是正因为这些不同，才应该好好用它，希望我们的努力能

够为整个文化环境的发展带来一点什么。 


